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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孙天骄

□ 本报实习生 林铭溱

  “我真想喘口气，可谁能来顶替我呢？”

66岁的北京市民吴秀敏近日向《法治日报》

记者倾诉道。

  吴秀敏的丈夫今年73岁，2021年因病导

致重度失能，生活起居无法自理，但头脑还

很清醒，明确表示不去养老院。老两口的儿

子要上班抽不开身，请住家护理员照顾每月

开支至少增加7000元。无奈之下，吴秀敏只

好自己24小时“在岗”照护。在沉重的护理任

务、巨大的精神压力以及近乎断绝的社交活

动下，吴秀敏满头白发，看上去远比同龄人

苍老憔悴。

  像吴秀敏一样需要居家照顾失能老年

人的家庭还有很多。然而记者调查发现，目

前市场上做居家养老的机构服务质量参差

不齐。一些普通家政公司嗅到商机转型做

居家养老，但他们本身并没有进行专业系

统地分类，导致一些居家护理人员提供的

服务并不专业，有的护理员甚至让失能老

年人财产及人身权益受损。还有一些护理

员听到家里是失能老年人需要照护，要么

直接拒绝，要么坐地起价、工资翻倍。“买不

起”“买不到”靠谱的护理员，成为失能老人

家庭共同的难题。

  重庆百龄帮康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居

家养老板块负责人吴雯婧告诉记者，居家养

老服务并不是简单的家政服务，照护失能老

年人往往需要专业全能的居家护理员，而培

养一个专业的护理员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

且因为面临复杂的家庭环境，护理员流失率

往往较高。

  受访专家认为，养老问题绝不仅仅是家

庭私事，理应引起全社会关注和共同努力。

应针对性地强化相关养老服务，助力实现

“老有所养”，托举和拯救一个个困难家庭，

缓解全社会的养老服务焦虑，帮助社会资源

得到高效配置。

全心照护失能老人

一些家庭不堪重负

  自从80多岁的外公摔了一跤无法自理、

神志不清后，广东人王健一家人的精力就全

花在了照护外公身上。

  之前外公住院的时候，王健就能明显感

觉到大家面对这样的变故都有些力不从心。

即便如此，家人还是要让外公在家中疗养。

“请居家护理员一个月要花七八千元，我们

负担不起。去养老机构又担心他们照顾得不

好，而且价格同样不低。”王健说。

  此后，全家人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了老人的照护上。“因为外公的咀嚼

和吞咽功能都受到影响，所以一日三餐都要

给他单独做一份饭菜，把东西熬烂打成糊，

再仔细喂他吃下去。”王健告诉记者，外公病

了之后就像个小孩，吃饭的时候会打闹抗

拒，有时甚至需要换着人哄劝他好好吃饭，

“这样一来，他一个人吃一顿饭就要花费一

两个小时才能完成。”

  除了进食问题，老人的卫生护理也是一

大难题。

  “因为外公无法自己起身，所以吃喝拉

撒都只能在床上进行。”白天和夜里，王健的

爸爸需要给老人处理排泄物。由于老人长期

卧床容易长褥疮，所以每过两个小时还要为

老人翻一次身，经常擦拭身体。

  洗澡成了这个家的头等大事，这一天必

须选择全家人都在的时候，否则根本无法完

成——— 王健和母亲负责把外公扛到浴室，父

亲负责洗澡，王健则在旁边扶着外公同时防

止老人乱动。最后全家一起一边扶着老人，

一边给老人穿好衣服。

  王健说：“为了让外公的身体功能衰退

得慢一点，我们还需要每天给他做一些康复

训练。会按照出院时护士的简单教学为外公

按摩，也会每天尽量‘搬’着外公到客厅看一

会儿电视。他已经不太记得人了，我们每天

都要不断地告诉他有多少个孩子、家住哪

儿，尽可能让他忘得慢一点。”

  “家里有一个失能老年人，就不能再出

别的事了。”王健回忆，去年他因意外跌倒

摔折了手臂，那时家里人几乎没有了一丝

喘息的空间，“那段时间真的很崩溃，一下

子少了一个照顾外公的人，家里人都过得

很辛苦。”

  对于王健的经历和感受，记者近日采访

的18户失能老年人家庭都深有同感，他们大

多用了这样一个词——— 不堪重负。陪护失能

失智老人，最辛苦的或许可能不是老人本

身，而是那些24小时无休止地看护和照顾他

们的家人。

技能水平参差不齐

压力大难长期坚持

  记者注意到，除了全家齐上阵，也有不

少家庭确实没有时间精力，他们选择聘请

护理员照护失能老年人。但即便支付了较

高的费用，有时老人却还是得不到专业的

照护。

  家住广东的方洋父亲88岁，患有阿尔

茨海默病，平时生活无法自理。由于她和哥

哥已经在外地定居，母亲也80多岁了，方洋

和哥哥只能找养老护理员在家照顾父亲。

  “照顾老人需要全身心投入，照料我父

亲的护理员此前并没有专门照护过失能老

年人，也不理解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平

时需要什么。他平日疏于照护，有一次竟因

疏忽让我父亲独自下楼，许久后才发觉人

不见了，当时我母亲急得差点晕过去。”方

洋说。

  鉴于居家养老护理员资源匮乏，方洋即

便发现问题，也只能尽可能留住现有护理

员。护理员还是嫌照顾失能老年人太麻烦，

工作不到两个月便辞职离去。

  “后来经过长时间寻找，总算找到靠谱的

护理员。”方洋告诉记者，找到合适护理员的

概率就像是“开彩票”，而专业合适的护理员

与不靠谱的护理员简直有天壤之别。

  目前在山西运城工作，长年从事护理

员工作的刘爽今年50岁。据她了解，当下有

不少人没有经过正规培训就来做护理员，

“有位老人被一个护理员照顾了3年，那个

护工临时有事我去替了几天班，结果发现

老人当时状况极差，已经无法正常进食，而

此前照顾的人竟不知给老人插鼻饲管。老

人好几天没好好吃饭，就这么凑合着，每天

只喝稀饭。”

  在刘爽看来，护理员行业培训存在问题

与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很大关系：“如今培训

标准统一为15天，培训内容和时间等都比之

前规范。但先前的不规范致使护理员技能水

平参差不齐。而且培训的实操环节存在局限

性，对于全身无法动的病人，可能无法进行

有效训练，这对实际工作影响很大。这也导

致有些人即使培训结束拿了证，却觉得自己

照顾不好老人干脆在家‘养证’，导致护理员

缺乏。”

  “其实护理员要做的并不只是简单的家

政服务。”吴雯婧告诉记者，在许多人的误区

中，居家养老服务就是请一个能够24小时管

住老人的保姆，而事实上远不止于此，至少

要提供生活照料服务、医疗护理服务、精神

慰藉以及紧急救援。

  吴雯婧坦言，要培养出这样一个专业的

人才，对于企业来说时间和物力成本是很高

的。即便培养出来，还面临着护理员流失率

高的问题。

  “一方面是由于养老机构增多，家庭选

择更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护理员真正入户

后，无法适应失能老年人家庭复杂的环境。”

对于经过专业培训的护理员来说，助浴、处

理排泄物、打理家务等“脏活累活”已不再难

以接受，对他们而言，更艰巨的挑战是独自

面对、适应并融入一个家庭。

  “与在养老院工作相比，住家护理员的

心理压力更大，他们无人‘兜底’，在家庭

中会遭遇各种突发情况。比如有护理员曾

遇到老人的家属回家吵架、打架，最后拿

护理员出气的情况。”吴雯婧告诉记者，在

面对不同的家庭、不同的问题时，有社会

经验的护理员尚且难以应对，对于一些刚

进入养老行业的年轻人来说，情况就更加

棘手。

  “许多年轻人无法忍受长期处于那种家

庭氛围，工作一段时间后便会提出辞职。虽

然我们现在需要更有体力、更专业的年轻

人，也陆续有新的年轻人加入护理员团队，

但很多年轻护理员都干不了太长时间，50岁

左右的中年护理员仍然占据主要部分。”吴

雯婧说。

  有5年照护高龄失能老年人经验的杨辉

告诉记者，在他所在的东北某三线小城，干

这一行的年轻人“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在

体力和学习专业知识方面具有优势，但往往

较难获得失能老年人家庭的信任，在心理上

也很难真正适应家庭琐事。”

  在杨辉看来，护理员真正的困难不仅

在于理解失能老年人的脾气，还包括与家

属的相处沟通。“护理员有时还要给家属提

供精神支撑。就像我现在服务的家庭中，老

太太在老先生患病后无人陪伴聊天，我就

要承担起这份责任。我要接住她的情绪，这

首先要求我自己拥有强大的内心和足够的

耐心。这对缺少社会经验的年轻人来说很

难做到。”

  杨辉坦言，即使他拥有多年护理经验，

有时也会被家属拒之门外。“不同的家庭有

不同的要求，有时候家属觉得你的性格与他

们的家庭不相符，不接受你，那也没办法。对

我们来说，找到合适的、能长期干下去的雇

主同样很困难。”

进一步推广长护险

合理分配养老责任

  吴雯婧告诉记者，自长护险在全国多个

省市推广，一系列养老福利政策出台，居家

养老成为越来越多失能老年人的选择后，各

个行业都在不断涌入这条赛道。“比如普通

家政公司转型来做居家养老，但他们本身对

这个领域并没有专业地了解和细分，所以不

专业的护理员非常多。”

  据吴雯婧介绍，一些家政公司会通过

降低价格来获取客户，然而他们所提供的

所谓养老护理员可能没有经过任何培训，

也没有相关经验。她曾接触过一个案例，有

家政公司的护理员竟然让老人噎食了。失

能老年人本身无法表达，直到家人察觉异

常才发现问题。

  杨辉透露，对待失能老年人，有些护理

员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大部分

失能老年人会嗜睡，有些护工为了省事，就

会放任老人一直‘安静’地睡觉。只要老人一

直睡觉，就不会有特别的意外。比起虐待老

人，这种情况更让家属难以察觉异样，但这

对老人来说肯定是不利的。”

  吴雯婧还观察到，市场上存在部分“散

户”组成小团队，名义上挂靠在家政公司之

下，实则是自己挨家接单的情况，客户合法

权益很难获得有效保障。“虽然目前有关部

门已经在进行相关监管，但仍旧存在不少问

题。”吴雯婧坦言。

  受访专家认为，养老问题绝不仅仅是家

庭私事，理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共同努

力，让长期困于护理失能老年人的家庭得到

解脱，托举和拯救一个个困难家庭，从而缓

解全社会的养老服务焦虑，有助于社会资源

的高效配置。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郑翔建议，从照护人

才队伍角度看，亟须解决照护人员普遍数量

少、专业水平低、职业认同感低、工资待遇

低、人员流失率高的问题。一方面要动员社

会力量参与照护人员培训教育工作；另一方

面要转变社会观念，使照护服务职业化、专

业化，尊重照护服务人员的劳动，提高其福

利待遇。

  在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从事养老服

务工作的社区医务工作者向记者介绍，目前

迫切要让失能老年人居家养老有“医靠”。但

是目前，相对有限的医养资源和相对独立的

医养体系，难以满足失能老年人居家养老的

医疗照护需求。建议大力推动家庭养老照护

床位和家庭病床“两床合一”，并与嵌入式机

构养老床位、护理院床位、康复医院床位之

间建立“多床联动”机制，最大限度为居家失

能老年人提供便利。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超告诉记者，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对老年人照料作出了明确规

定，但有些规定仍然不够具体充分，导致执

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应当进一步扩大

长护险试点范围，找到符合我国实际地解决

问题路径，尽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

个人、单位、国家和社会之间合理分配养老

护理责任。

漫画/高岳  

家属24小时照护不堪重负 护理员费用高服务质量难保障

依法破解老年人失能困局

记者跟随老年助浴员上门为60多岁老人洗澡

他们为失能老年人“澡”回体面与尊严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10月7日8点多，一辆写着“善之福 敬老

服务·上门助浴”和联系电话二维码的小型

面包车停在了天津市北辰区某居民楼下。车

上坐着的是老年助浴员陈爱国和他的爱人

于翠芹。

  拼接式沐浴床、充气浴床、大浴巾、吹风

机、理发器、修指甲刀……《法治日报》记者

看到，各种洗浴要用到的物品堆满了汽车后

备箱。此时，一位60多岁因脑梗卧床不起的

老人，正等待着洗今年的第4次澡。

  “对于生活能够自理的人来说，洗澡是

一件很轻松的事。但对于一些失能老年人，

他们完全无法进行洗澡这一行为。”陈爱国

说，“许多居家失能老年人生活中面临种种

不便，子女不在身边时没人帮忙洗；家人在

身边时可能不敢洗；去公共浴室洗更是困难

重重，还存在安全风险。”

  为解决失能老年人洗浴难题，老年助浴

员这一职业应运而生。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7月31日公布的新职业信息，老年助

浴员被增设为养老护理员职业下的新工种。

记者近日实地采访了解到，老年助浴员并不

仅仅是给老人洗澡这么简单，还需要具有相

对独立成熟的专业和技能要求。

不只洗澡这么简单

  “高姐，我们来了。”

  “我给你们开门，来，洗澡的东西先放

这里。”

  今年国庆节，家住天津市北辰区的高姐

帮老伴崔哥预约了上门助浴服务。

  崔哥今年60岁出头，3年前因脑梗导致

全身瘫痪，从那时起每天就只能躺在床上。

他无法说话，只能通过眨眼、发出声音等方

式表达自己的需求。听到陈爱国和于翠芹进

门后，崔哥很兴奋，脸上也慢慢挤出笑容。

  “也就是你们来了他才这样，平时我给

他换衣服他都不理我。前几天有人来给他换

导尿管和胃管，他不舒服，也没给对方好脸

色。”高姐笑着调侃道。

  “崔哥，您今天看起来倍儿精神。”服务

开始前，于翠芹一边和崔哥聊天，一边为老

人测量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助浴前对身

体进行检测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如果老人此

时不适合洗澡，他们会及时向家属解释，以

免出现问题。

  陈爱国这边也没闲着。组装浴缸，将水

管和热水器连接，同时还用锅在灶上烧开水

备用。准备妥当后，他将一次性浴槽袋套在

浴缸上，同时固定好安全带，防止老人洗浴

时下滑。“水温在39摄氏度到40摄氏度最好。

他这里有热水器，有时候我们去农村帮老人

洗澡，还会用大锅烧水。”

  等一切准备就绪，陈爱国和于翠芹戴上

护腰，把担架放在老人身下组装好，缓缓抬起

老人的身体，将其移到浴缸中，置于安全带

上。在确定水温合适后，他们将安全带缓缓降

下，让老人开始泡澡。为避免尴尬，从始至终

老人身上都有浴巾覆盖。记者注意到，从入户

到老人真正入浴，时间已过去40分钟。

  几分钟后，崔哥放松了下来，陈爱国开始

为他洗头，接着和于翠芹互相配合，从脖子到

脚趾缝，全都仔仔细细搓了个遍，随后两人协

助老人翻身，后背上也搓下来不少泥。

  “别看他现在身上没多少肉，平时扶他靠

床上都费劲，更别说一个人抬他了。护腰是失

能老年人家里的常备工具，我这护腰和小国

（陈爱国）他们的还是一个牌子呢。前几年基

本没正儿八经洗过一次澡，都是拿毛巾擦擦

身子，最多就是孩子回来了，帮着到卫生间简

单冲洗一下。”看到崔哥入浴后舒服得快要睡

着，高姐也松了一口气，和记者聊起了家常。

  高姐告诉记者，今年4月，她在短视频平

台看到陈爱国助浴团队发布的助浴视频，一

直想给老伴好好洗个澡的她立即和陈爱国

取得联系，帮崔哥预约了上门助浴服务。

  “洗完澡后，他能安逸地睡一下午。卧床

这几年，我很少见他这样舒心。”高姐说，“洗

澡对我们正常人来说很简单，对失能的人来

说就是一种奢望。从那以后我隔一个多月就

会预约一次助浴服务，这已经是第4次了。”

  泡澡、搓澡、冲洗，又是一个小时过去。

为避免老人受凉，洗澡时助浴员会将门窗关

闭，房门还搭着帘子防止漏风。助浴的这段

时间内，陈爱国和于翠芹不时在擦汗，身上

的衣服已被汗水完全浸湿。“冬天也得穿短

袖，穿着厚衣服湿得更快。”

  冲洗完毕，两人用浴巾盖好老人的身

体，又在床上铺了一层垫纸，才把老人抱回

床上。全身擦干后，又为老人抹上润肤露，换

好衣服，并再次测量老人身体的各项指标，

而此时助浴工作实际上才完成了一半。接下

来，还有耳道清理、口腔护理、全身按摩、足

部按摩……一系列流程下来，崔哥从头到脚

“焕然一新”。

  最后，陈爱国拿出来一份老人健康评估

表，上面详细记录着此次老人的行动情况、

感官情况、健康监测等内容，以及一份助浴

服务告知书。家属签完字后，此次助浴才算

真正结束。记者看到，此时时间已经从刚进

门的上午9点到了中午快12点。

  “我们考了护理员证，还去了培训机构

学习，在一次次服务中不断完善整个助浴过

程。舒适安全、深度清洁、康复保健，是我们助

浴最主要的内容。”陈爱国说，一次完整的助

浴服务至少要用到40种物品，3个小时内一直

在进行各种操作，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时候。

 希望能为他人撑伞

  在回程路上，陈爱国和记者聊起了他做

助浴的初衷。

  陈爱国今年55岁。30多岁时，他的父亲因

病去世，他和于翠芹决定将母亲接到自己身

边生活。2010年，陈爱国的母亲突发脑栓塞，

虽然抢救及时，但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

2014年，母亲病情再度加重，自此卧床不起。

  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陈爱国辞去了工

作。他的手机闹钟两小时一响，白天黑夜都

是如此，提醒他伺候母亲吃喝、换尿垫、翻身

擦洗。一向身体健壮的陈爱国胳膊上、肩膀

上、腰上隔三差五就疼起来。看他受累，于翠

芹下班回家后也会帮忙。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8年，直到我的母亲

病逝。那之后很长时间我总是到凌晨3点就

醒，习惯性地拿着尿垫准备给母亲换，迷迷

糊糊地走进母亲卧室，看到床上空无一人，

才想起母亲已经去世了。”陈爱国说，她的母

亲特别爱干净，但洗澡确实太难了。

  每次陈爱国给母亲洗澡，只能在卫生

间放把椅子，母亲坐在椅子上，他一只手扶

着母亲的身体，另一只手轮流拿着莲蓬头、

澡巾、沐浴液、毛巾、吹风机，一个多小时洗

澡才结束。陈爱国浑身是汗，胳膊酸得抬不

起来，母亲见状心里也不舒服。“当时我就

想，要是有人能帮我一起给母亲洗个澡，该

有多好。”

  2021年，陈爱国被网上一则助浴短视频

吸引，“这不正是我当年的想法吗？”说干就

干，于翠芹也支持丈夫的想法，辞掉了销售

员的工作。夫妻俩拿出了多年攒下的积蓄，

考了护理员证，前往外地的一家专业培训机

构学习，采买了专业的助浴设备和一辆面包

车，注册成立了善之福家政服务公司。

  可现实并非一帆风顺。夫妻俩不仅在自

己的朋友圈天天宣传，在社交平台、短视频

平台上也都发了帖、打了广告，每天开着车

大街小巷地发传单，可半年多里，他们没有

接到任何订单。

  “去年年初，终于有了一单，是老人儿子

打来的电话，离我们五六十公里，而且价格

压得特别低。但因为是头一单，我们即便亏

钱也愿意做，就这样，第一单做成了。回去的

路上我们夫妻俩一路听着歌，心里美极了。”

陈爱国说。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们，订单

也越来越多。目前他们团队已经为500人次

以上的失能老年人提供过助浴服务，回头

客很多。

  在众多的助浴订单中，最让陈爱国印象

深刻的，却是一张未完成的订单。

  2023年冬，陈爱国接到一位陌生男子的

电话。对方称自己父亲刚从医院回家，“离

开”应该就是这半天的事儿，家属想让老人

“走”得干净些，希望请助浴员助浴。陈爱国

听后马上拒绝，可挂了电话没多久，对方又

打来了电话，称愿意出1000元助浴一次，陈

爱国还是拒绝了。当天夜里对方第三次打来

电话，给出了高于平常3倍的价格，出1500元

洗一次澡，陈爱国依旧没有同意。

  在陈爱国看来，家属考虑的只是老人干

净地离世，但老人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根本

承受不了一次沐浴。而且很多老人第一次体

验助浴，并不会觉得多惬意，更多的是警惕、

紧张。对于即将离世的老人，助浴并不会舒

服，反而会很难受，“不能因为赚钱，就不顾

及老人了”。

期待尽快明确标准

  陈爱国和于翠芹的团队这几年来一直

保持在6个人左右。“不是不想扩大团队，只

是实在招不到人。有时候新人来做了一单

就坚持不下去了。除了这活本身累之外，一

些失能老年人意识不清醒，有时可能会打

骂助浴员。”

  工资不高也是现实。“一次收费298元或

498元，看上去挺高，但去掉各种成本后一个

人一天可能也就只能挣二三百元，加上绩效

等，一个月工资只有七八千元。相比于护工、

月嫂等，助浴员的工资并不高。各大平台运

营成本一年也要几万元。”

  “每次有人满腔热情想来做这行，我都

会跟他们说，做咱们这行，身体素质、爱心、

耐心和细心缺一不可。我们可能挣不到太多

钱，更多的还是把这当成一种善举。”陈爱国

说，他服务过年龄最大的老人当时已经108

岁，每次看到老人洗完澡后露出舒心的表

情，他和妻子的内心都有一种极大的满

足感。

  据了解，对于老年助浴员，目前国家还

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服务规范和培训标

准，仍是各机构自己摸索流程规范，自发组

织培训，满足具体服务业务上的需要。

  “我知道老年助浴员被认定为新工种后

特别高兴，这意味着我们这个行业越来越规

范，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我们。希望

能够尽快明确从业门槛要求，该考哪些证，

该学习哪些技能，如果有不足之处我们会立

即补上。希望国家能指导我们更好地去完成

这项服务。”陈爱国夫妇说，如果今后身体允

许的话，他们会一直做下去。

失能老年人“买不到”靠谱居家养老服务咋办


